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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福建各府、州、县普遍设学。按制，府
学设教授 1 名、训导 4 名，州学设学正 1 名、训
导 3 名，县学设教谕 1 名、训导 2 名。若以明万
历八年（1580 年）以后的稳定建置而言，福建
共有 8 个府学、1 个州学、57 个县学。那么，额
定的各类教官达 215 人，扣除个别裁革人数，
亦在 200人之谱。

其中，教授官阶从九品，月俸米五石（皆
为流内官中最低），学正、教谕及训导均为未
入流，月俸米大约二石。然而“师儒职虽卑下
而道则尊”（《罪惟录·学校志》），加之朝廷慎
选学行兼优的人才，并厉行严密切实的考核，
明代福建有不少教官出身举人甚至进士，他
们不仅恪尽职责、勤于学政，而且胸怀家国、
乐于担当，在地方政治、文教以及社会生活中
发挥重要作用。

“科考”指挥棒下纠空疏之风
就其职责而言，明代教官既受上级主管

（即提学官）的领导，又受本府州县主官（即提
调官）的管辖，“凡学政遵卧碑，咸听于提学宪
臣提调，府听于府，州听于州，县听于县”（《明
史·职官四》）。

但由于身处庠序，与生员朝夕相处，教官
乃明代教育管理体系的具体执行层，掌管学
校一切政务。举凡生员的录取、教学、祭祀、考
课、补增、补廪、奖惩、黜陟、充贡、应举，以及
校舍修建、膳食供应等方方面面学政事宜，皆
其职责所在。

细检福建方志中的《名宦传》以及教官家
乡方志中的《乡贤传》，评语多从热爱教职、博
学广识、严整学风、勤于训诲、因材施教、有教
无类等方面，开列其在任教期间的作为与贡
献。如蔡智，宣德宁德训导，“立教条，严考课，
随才质而程督之”（清乾隆《宁德县志》）。夏汝
砺，嘉靖南平教谕，“其待诸生也，有过即饬
之，能改即遇之”（清顺治《延平府志》）。

值得一提的是，迄至明中晚期，在以科举
为导向，学校教育普遍追求“举人及数”，教官
考核“以举人有无多寡为黜陟”的大环境下

（《明英宗实录》），福建教官不唯生员举业功
课的提高而着眼整体素质的发展，在强调时
文制艺的同时，亦注重生员的品行修养。如赵
智，成化归化教谕，“始则教以进退揖逊，次则
教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行，然后授经讲读，
课试文艺”（明嘉靖《汀州府志》）。林丛，万历
同安训导，“每勖诸生以敦本励行为先”（清乾
隆《泉州府志》）。

更加可贵的是，福建教官注意身教，“每
论至忠孝大义 ，击节不已 ，率身先士”（《闽
书》）。教官以身作则，言行一致，对生员思想

品质有很大影响。坚守情操、刚直不阿者如蔡
宗兖，正德兴化教授，反复申谕诸生崇尚气
节，在学堂之内不行官场跪拜之礼，并身体力
行之，以为榜样。据清乾隆《莆田县志》记载，
一次，御史至儒学视察，宗兖领诸生长揖而不
跪。御史盛怒，欲辱之。宗兖不畏权贵，依然我
故，力复古道，受到时人广泛称颂。

其他以安贫乐道、轻财好义等先贤之道
修己正身、为人表率者更不胜枚举。如蒋蒙，
嘉靖建阳教谕，“食仅脱粟，衣敝不堪。所入俸
钱悉以周贫乏，给丧葬。卒于官，箧无余赀，丧
不能归，闻者悼之”（清咸丰《琼山县志》）。林
腾鹄，万历福宁训导，“诸生修脯，一切却之。
捐俸资士，不足则继以家人钗钏”（清乾隆《福
宁府志》）。为资助贫生学业和学校运转，这些
教官节衣缩食、慷慨解囊，甚至捐献家人财
物，以至生活困厄，贫死异乡，不得归葬。

强调经世致用之学，是晚明福建教官的
又一突出特点。明朝对于学校教学内容的要
求比较全面，包括“经”“史”“律”“诰”“礼仪”

“射”“书”“数”等，旨在培养经世治国、戡乱安
邦之才。但由于科举制度日益盛行，许多生员
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于《四书》、本经之外的书
毫不关注，形成一股崇尚儒学、鄙视其他学问
之风，为害甚烈。鉴此，福建一些颇具远见的
教官以治事为急务、以救世为己任，进行了崇
实学、黜浮华的某些努力。

据《闽书》记载，永乐年间，长乐教谕孙大
雅“学以实践，不屑章句”，清流教谕方珏“以
去浮尚实为弟子师”。迄至嘉靖年间，著名清
官海瑞在福建教官任上制定“日课条例”，规
定酌量安排“经史稍通，堪居仕列者”诸生，将
关系国计民生之边防、水利等事，“每月约讨
论一二”（《海瑞集·条例·教约》），对于纠正当
时空疏之风有积极作用。

学政修举，则人才辈出。由于重德行、修
举业、崇实学，明代福建在人才培养上成效斐
然，为国家治理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据研
究，明代福建科举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全国领
先地位，诸如人均进士数、人均一甲进士数和
人均庶吉士人数等皆为全国第一。这一大批
获得科举功名的士人大多来自各府、州、县
学，由各级官学培养，他们大多数都走上仕途
并卓有治绩。

其他与科举入仕无缘者，则广泛利用教
读、行医、经商等平台，融入劳动者阶层，为各
行各业发展作出贡献。

学政内外“亦官亦师”双肩挑
“推其善教，施于有政”（清道光《晋江县

志》），是明代福建教官于学政之外的重要活

动。明代府州县主官及其副职佐贰官，作为一
府一州一县之“父母官”，掌一府一州一县之
政，不可阙员。按《明会典》规定：一旦留有空
缺，则由上级另派他人署理其事，署理者官衔
可高可低，权责一如主官。

教官具有“亦官亦师”的双重身份，虽秩
卑俸薄，然心怀苍生，学明行修，因此较其他
属官、杂官之流，更受人们尊敬，而常被超擢
补缺。由于朝廷明确要求地方官学教师应关
心时事，通晓民情，福建教官平日“殚心课士，
暇则旁观世务。凡田赋户口之盈缩，徭役讼狱
之轻重，风谣俗尚之美恶，山陬海噬之欣戚，
靡不究心以备经济”（清嘉庆《惠安县志》），
故临危受命，署政摄篆，往往能得心应手，勤
廉务实。

从事迹内容看，其惠政包括治农桑、辟田
畴、修水利、蠲租税、兴学校、崇祭祀、毁淫祠、
决狱讼、济贫弱、御敌寇等，从不同角度兴利
厘弊，惩恶扬善，为维护地方稳定、发展经济、
安养百姓和移风易俗贡献良多。

襄助官府，弥补缺位，是中国士大夫的优
良传统。在古代，朝廷设官治民一般止于州
县，官府行政能力十分有限。明代福建教官以

“位卑未敢忘忧国”为念，广泛参与地方各种
公共事务。方志中有关教官修桥铺路、赈灾济
民的记载十分常见。尤其令人感佩景仰的是，
一些教官铮铮风骨、凛凛正气，敢于慷慨直
言、犯颜进谏，实为后世楷模。

据《闽书》记载，宣德年间长汀教谕陈宗
敬“上书言通钞法”，弘治年间上杭训导袁庆
云“陈利弊六事于都御史”，这些堪称感时忧
国、为民请命的有为之举，在不同程度上都减
轻了民间的疾苦。还有一些教官不畏牺牲，在
危机时刻，常能爆发出特殊的勇气和力量，出
面带头保护地方安全。如明中后期福建倭患
严重，福安教谕程箕、训导谢君锡和莆田训导
卢尧佐等挺身而出，组织民间武装坚持抵抗，
直至城陷遇害，壮烈牺牲。

教化行而风俗美，教官是明朝推行社会
教化的重要力量。以“乡饮酒礼”为例，这是一
项以学校为基点，由官学师生担任主要工作
人员，通过敬老宾贤示范带动全社会的教化
礼仪活动。终明之世，乡饮酒礼在福建各学都
得到较好贯彻。直至明中后期，在社会的巨大
变迁和转型中，仍有不少教官在努力坚持。如
嘉靖南平教谕海瑞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力矫
礼仪错讹、宾介冒滥、举废无常等时弊，以保
证乡饮酒礼规范有序进行。

明代非常重视旌表事例，明确要求各地
教官参与其中。因此，为弘扬忠孝节义，教官
往往还承担着申请旌表之职责，对所谓忠臣、

义士、孝子、顺孙、节妇、烈女等各种“道德标
兵”进行咨访、查核和保举。如宣德建宁教授
彭勖“尝上书请修朱文公故宅，令有司以春秋
祭其家庙，教其子孙，蠲其徭役”（《闽书》）。嘉
靖福宁学正许士经“朱节妇顾氏没七年矣，无
能举其节者，经为请于当道，立碑表之”（清乾
隆《福宁府志》）。此其荦荦大者，对于促进民
众接受国家主流意识，实现朝廷权威和意志
向基层民间有效渗透，进而达到巩固统治秩
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启迪学生、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明代
福建教官多著书立说，以阐述自己的学术思
考、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据清乾隆《福宁府
志》记载，弘治福宁学正闵鹗“著有《福宁乡贤
传》《困斋集》”。洪武福宁训导蒋悌生“著《五
经蠡测》五卷，行于世。词义多发前人所未发
者”。嘉靖福安训导缪冕“撰《师圣贤》《克己
私》《戒嗜欲》《务谦勤》四诗，以授诸生”。教官
们饱读诗书，所善弥多，诸如理学、政论、史
论、诗文、笔记、随笔、杂记等，皆能笔墨酣畅，
析理透辟，议论剀切，文质兼美。

官方刻书和方志编纂，也是教官施展才
华的重要平台。明代福建常有刻书盛举，官方
刊刻的大部头书籍，工作量十分庞大，通常需
要学校配合，共襄其事。据《书林清话·附书林
馀话》所记，明代福建官刻本《五经四书》即由
师生参与校雠，从而极大保证了刻书的质量。
而编纂方志更是地方文化的盛典，教官视之
为无上荣誉，并投入极大热情，为保存乡邦文
献做了大量工作。

当一地启动方志编纂时，教官经常被委
任为总纂、分纂，担纲主要角色。如贾暹，成化
寿宁教谕，“尝纂修《八闽通志》，为人传诵”

（清乾隆《福宁府志》）。何海，弘治沙县教谕，
“知府孙衍嘉其文行，征修郡志”（清顺治《延
平府志》）。凌翰，嘉靖泰宁教谕，“撰《泰宁
志》，多驳正前误，邑人称之”（清乾隆《邵武
府志》）。

山水之景，引人遐思；文人风流，自古而
然。在春日和煦之时，各学教官往往邀约挚
友，共游山水之间，吟诗赋曲，畅怀豪情。如洪
武建宁训导徐达左“好山水，时时历览武夷阙
里间”（《闽书》）。永乐将乐训导林鸿“磊落不
羁，常傲睨烟云以自适。尤好吟咏，凡所见闻，
率于诗发之，有唐人风致。有《鸣盛集》”（清顺
治《延平府志》）。万历永安教谕黄豹“每过邓
栟榈、林三泉、罗纹山诸祠，辄洒酒赋诗，流连
若有宿契”（清顺治《延平府志》）。

这既增添了教官的闲暇之乐，又在中国
文学史上留下了杰作佳句。
（作者单位：福建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职虽卑下而道则尊：明代福建教官的担当
□许莹莹

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陈岱孙（1900—1997 年）原名
陈总，出生于福建省闽县南台岛螺洲镇店前村（今属福
州市仓山区），祖父陈宝璐是清末宣统帝师陈宝琛的二
弟。位于螺洲镇店前村陈宝琛故居中的还读楼，如今被
专门开辟为陈岱孙纪念馆。

陈岱孙出生在清末民初之交，处于时代交会、社会
变革的时期。祖父陈宝璐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 年）进
士，对子孙的管教极为严格，在教育方面十分重视。由于
这种传统的家族背景，幼年陈岱孙所接受的自然是私塾
教育。陈岱孙在《私塾内外——童年学习生活片段》中写
道，在他九年半的私塾生涯中经历了三位没有“功名”的
私塾老师，教他背诵经典、学做文章。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石卓斋老师，石老师曾赠给陈
岱孙一把团扇，并在扇面题《龙门》诗：“本是龙门翊李
膺，虬枝得所气休矜。人间饮啄原前定，不露聪明即寿
徵。”以此教诫少年陈岱孙不要骄傲自满。传统的私塾教
育是否有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如今颇有争议，
却给彼时的陈岱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由此打下
了良好的中文基础，会做“义”“论”“策”三种文体。

1915—1916 年秋季，陈岱孙插班考入福州鹤龄英华
学校三年级。鹤龄英华学校位于仓山乐群路，1881 年由
福建同安人张鹤龄捐资创建，学校主要建筑包括鹤龄
楼、美志楼和礼堂。最初采取八年制学制，1916 年改制为

“二·四”六年制中学。陈岱孙入学时恰逢改制，之后报名
入学“专读生”，因为“专读生”可免修全部中文课程以缩
短上学年限，但是要考经义、史论和时事对策，毫无疑
问，陈岱孙凭着早年扎实的基础顺利通过了考试，仅用
了两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中学后四年的课程，1918 年 2
月他从英华学校顺利毕业。

1918 年 6 月，陈岱孙到上海参加清华的招生入学考
试，其间在上海黄浦滩公园门口看到“华人与狗不得入
内”的牌子，感受到巨大的屈辱，认为是由于国家的积贫
积弱才产生了这种情况，于是萌生了富国强民的思想。
1920 年 6 月从清华学校毕业以后，作为公费生到美国威
斯康星州立大学，学习经济学专业。1922 年 6 月本科毕
业，由于成绩优异而获颁金钥匙的荣誉。接着他申请了
哈佛大学的研究生，1924 年 6月获硕士学位，同年师从卜
洛克教授读博，并于 1926 年 3 月获得哈佛大学的博士学
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开支和人
口密度的关系》，这篇论文的中译本直到 1989 年才收入

《陈岱孙文集》上卷。
博士毕业之后，陈岱孙到英法等欧洲国家游学了

九个月，从法国马赛坐船经上海回到了福州，接着就考
虑就业的问题。面对经商、从政与教书的选项，陈岱孙
毫不犹豫选择接受了清华大学的聘书，从此当了一辈
子的老师。他有一句名言：“我这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教书。”

从 1927 年 9 月到 1937 年 7 月，陈岱孙在清华度过了
充实的教学生涯，从一个刚获得博士文凭的青年学生迅
速成长为一个骨干教师，并挑起了大梁。顾毓琇在《经济
泰斗 典范永存》文中提到，上世纪 30 年代，清华大学南
迁之前，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四个学院，文
学院院长由冯友兰担任，而理、法、工学院的院长分别由
叶企孙、陈岱孙、顾毓琇担任。叶企孙毕业于哈佛大学物
理系、陈岱孙毕业于哈佛大学经济系、顾毓琇毕业于麻
省理工学院电机系，他们先后公费赴美留学，获博士学
位之后回到清华，年龄亦相差无几，被时人称作“三剑
客”。顾毓琇是这样评价陈岱孙的：“岱孙一生致力经济
教学，培养英才。教化所及，桃李春风。乃国之大师，国之
人瑞也。”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清华大学先是与北京大学、南
开大学共同迁往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接着再迁到云
南昆明改名西南联合大学。若从 1937 年 8 月开始南迁算
起至 1946年 7月，西南联合大学存在了将近九年的时间。
这九年的时间可以说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战争的硝烟
伴随着琅琅读书声，西南联合大学几乎是在绝境之下培
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蜚声海内外。

陈岱孙在西南联大期间也是卓尔不群的。任继愈在
《我钦佩的陈岱孙先生》一文中称赞他“讲课条理清晰，
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第一”。文中提到在西南联大时期
给学生上课，陈岱孙总是在上课一两分钟之前站在黑板
前面，铃响准时开始上课，讲完结束语的最后一句话，刚
好下课铃响。他出口成章，学生只要仔细听讲做好笔记，
就是现成的一篇结构完整的文章。

西 南 联 大 时 期 的 学 生 陈 羽 纶《万 世 师 表 遗 风 永
存——琐忆岱孙师》一文回忆，那时凡有陈岱孙的课，
前 面 几 排 往 往 坐 满 女 同 学 ，因 为 陈 先 生 不 但 学 识 渊
博，而且风度翩翩、仪表非凡，穿着很有品位，还叼着
一个与福尔摩斯同款的咖啡色烟斗，他的课深受学生
的喜爱。

1943 年 9 月 26 日，同事朱自清教授题写了《赠岱孙》
一诗：“浊世翩翩迥不群，胜流累叶旧知闻。书林贯串东
西国，武库供张前后军。冷眼洞穿肠九转，片言深入木三
分。闻君最爱长桥戏，笑谑无遮始见君。”该诗对那时陈
岱孙的形象作了生动的刻画。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岱孙曾短期任职于尚处于创办
阶段的中央财经学院。筹办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国家培
养急需的干部。1953 年 8月，陈岱孙调任北京大学经济系
教授。上世纪 50 年代上半期至 80 年代中期，陈岱孙担任
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作为助手之一的胡代光在《缅
怀一代宗师陈岱孙教授》文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明陈岱
孙教授诲人不倦的认真态度，他为一个博士生写的博士
论文初稿审阅意见，竟达到近两万字，足见其对学生的
关心与爱护。

身 为 一 代 宗 师 ，陈 岱 孙 留 下 的 著 述 虽 然 不 多 ，却
十分经典。1981 年陈岱孙专著《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
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论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
发行 ，1996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2017 年商务印书
馆 又 出了纪念版。该书包含了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
说、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学说、经济危机学说共
四章，是陈岱孙在给北大经济系学生所开设讲座的基
础上编撰而成的。作为一部经典的经济学教材，北京大
学经济学院原院长晏智杰评价该书为“一部科学性和
革命性相结合的专著”。陈岱孙的大部分著述，收录于
1989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岱孙文集》上、下卷。

陈岱孙：

一生只做一件事
□李湖江

在福州阳岐有一座古朴且庄重的庙宇，
庙门上方镌刻着严复 1920 年亲笔写下的“尚
书祖庙”四个大字。这座始建于明朝天启七年

（1627 年）的尚书祖庙见证了福州尚书信仰数
百年的发展演变历程。

福建由于地理位置“背山面海”的特殊属
性，海神信仰尤为兴盛。在诸多海神信仰中，
福建、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多有“官船拜尚书，
民船拜妈祖”之说，可见“尚书公”在海神信仰
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尚书庙始于福州，又
以福州为最盛。在福州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尚
书庙便有多处，仅南台一地就有五座神祠：阳
岐、万寿、新亭、龙潭和竹林尚书庙。其中以阳
岐祖庙和万寿尚书庙地位最高。

尚书庙中供奉的是南宋末年的抗元英雄
陈文龙。《明史·礼记·诸神祠》记载：“福州祀
陈文龙。兴化祀陈瓒……皆历代名臣，事迹显
著。”陈文龙因其忠君报国的事迹而被敕建

“宋陈忠肃公神祠”并敕封为“福州府城隍威
灵公”，列入官方祀典。这便是陈文龙“生为名
臣，死为神明”之始。

而真正让陈文龙信仰广为流传并延续至
今，须追溯至明永乐年间朝廷敕封陈文龙为

“水部尚书”。早先陈文龙与海上女神林默娘
一同奉祀在阳岐兴化道旁一小庙坛里，这或
许是陈文龙被奉为海神的最初原型。此时因
朝廷敕封，则出现在福州专门建造的“尚书
庙”里加以供奉。据《福建通志·坛庙志》记载：

“水部尚书庙在泗洲左铺，明初建，祀宋陈忠
肃文龙。”此庙即今天万寿尚书庙。

1627年，福州当地村民和莆仙一带的商贾
将原兴化道旁的陈文龙神像移至侯官阳岐村凤
鸣山之阳新建的尚书庙专以奉祀，即今天的阳
岐尚书庙。因其他尚书庙皆由此庙分炉而建成，
因此称其为“尚书祖庙”。查陈文龙生平未任与
水部有关的职务，明朝以后亦无水部尚书一职，
但因民众的需求和官方的推崇，陈文龙以“水部
尚书”之名而被当地百姓作为“海神”奉祀。

现存于尚书祖庙前的清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碑文记载：“祖殿水部尚书三次敕
封，加封镇海王。”有专家考证，这三次敕封和
加封时间分别为明代崇祯和清代康熙、乾隆
年间。可见至有明以来，尚书公就一直扮演着
海上保护神的角色。

台江万寿尚书庙中现存的乾隆四十七年
（1782 年）重建碑刻记载陈文龙“英爽不泯，数
出入风涛间为涉险者助”“闽地滨海隩区，往

来舟楫，赖公之灵，阴相而默导之，匪一朝夕
之故”。反映出福州民众之所以建庙奉祀陈文
龙，是认为其能在海上显现神迹，救助遇险渔
民、保护来往船只。此时福州崇拜尚书的形象
主要是护佑苍生的“海神”。

值得一提的是，尚书信仰之所以受到官方
的重视和尊崇，与其在郑和下西洋、中琉交往
等海外交往中扮演的角色密切相连。自明洪武
始至清光绪朝，朝廷先后派出 23 次册封使团
从福州出发赴琉球。使团为祈求海上行船平
安，行前必先至尚书庙祭祀后再启程，有时还
将陈文龙造像随同迎往琉球，以供时时祭拜。

清嘉庆年间，福州人齐鲲担任琉球册封
使团正使，其在《续琉球国志略》中记录：“船
遇暴亦然，文武员弁虔叩尚书神像前，乃免于
厄。”现仍存于阳岐尚书祖庙内的清道光二十
八年（1848 年），由琉球册封使团正使、福州人
林鸿年题刻的石柱联“神风吹久米，荫暇跃维
桑”，也记述了陈文龙佑护使团平安往返中琉
之间。这些记载都说明了陈文龙“海神”信仰
得到了官方的认可，他从“忠贤烈士”到“海上
保护神”的身份转变业已完成。

尚书公的海神形象深入人心，从阳岐祖庙
和万寿庙二处留存的修建碑文可见。万寿尚书
庙清嘉庆壬戌年（1802 年）碑文详细记载了来
自闽地和琉球大船捐资的情况。阳岐祖庙前的
碑 文 则 分 别 记 载 了 清 乾 隆 四 十 六 年（1781
年）、嘉庆九年（1804 年）、道光二十年（1840
年）、咸丰九年（1859 年）和光绪十年（1884 年）
先后 5次重修尚书庙的情况和捐资者的名单。

这些碑文反映了尚书崇拜从明代一直延
续到了近代。尚书公仍是那个水部尚书陈文
龙，只是近代的福州已不是曾经的福州。福州
的尚书崇拜发生了变化：近代福州人目睹并感
受到了国家遭受西方列强入侵的危机，对尚书
公的崇拜又回归到报国的精神上来。陈文龙在
人们心中从海上保护神变成家国的守卫神。

道光三十年（1850 年）九月，林则徐被朝
廷再次任命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督办“事务”，
此时他年老体弱，自知此行不济，但面对国家
安危又岂能置之不顾。因此赴广西前，他来到
万寿尚书庙拜谒，留下了“节镇守乡邦，纵景
炎残局难支，一代忠贞垂史传；英灵昭海澨，
与信国隆名并峙，十洲清晏仗神庥”的石柱
联。把陈文龙与文天祥（曾封为信国公）同崇
为“隆名并峙”的英雄。

1919 年，严复回到家乡阳岐，到尚书庙行

香时见庙宇残旧破败，便亲拟《重建尚书祖庙
募缘启事》，牵头成立董事会募资重建尚书庙。
在他的影响下，福建督军李厚基、省长萨镇冰、
帝师陈宝琛、前清知府叶大庄等人均有善捐。
1920 年尚书庙开始重修。在此期间，离闽北上
的严复与三儿严琥、侄子严廉璠的家书中，几
乎每一封都有提及尚书庙的修缮事宜：“尚书
庙事进行如何？专盼吾侄随时通信而已，此事
实令人放心不下也。”“知翰周已开董事会，不
识大家决议如何？事已定何日开工？”在修建过
程中，经常叮嘱家人前往督办：“前云八月动
工，乃今已重九矣，更有何辞延宕耶？其所以延
宕之故，到底隐情如何，儿可查明告我。”

1920 年 1 月 7 日，得知尚书庙上梁大吉，
远在北京的严复还郑重地在日记中写下：“本
日，阳岐尚书庙上梁。”同年 10月底回闽后，严
复虽身体状况不佳，却常亲临察看修竣情况，
多次在晚年日记中提及“往看尚书庙工程”。

严复为何对尚书庙修建如此记挂？其为祖
庙题写的诗句解开了答案：“天水亡来六百年，
精灵犹得接前贤；而今庙貌重新了，帐里英风
总肃然。”曾喊出“救亡图存”的严复，多么希望
此时的中华民族能出现像陈文龙这样的忠贞
节义大英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好友陈宝琛也多次与严复一同行香，并
为尚书庙题词：“惟公节义文章是宋季第一
流，不负科题垂史册；为神聪明正直愿海滨百
万户，永消灾患奉馨香。”同样也表达了颂扬
文龙家国情怀、为国祈福的美好愿望。

近代福州尚书崇拜的嬗变
□周至杰 陈妍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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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寿尚书庙嘉庆壬戌年（1802年）碑文

严复题严复题““尚书祖庙尚书祖庙””


